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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東
亞
圖
書
館
工
作
期
間
，
常
見
一
位
華
裔
老
先
生
自
己
到
書

庫
找
書
，
多
半
是
線
裝
書
，
然
後
在
閱
覽
室
一
看
就
是
大
半
天
。
他
退
休
後
，
來
的
次

數
就
更
多
。
他
一
邊
閱
讀
，
一
邊
摘
錄
，
心
神
專
注
，
旁
若
無
人
。
—
—
一
個
勤
奮
龜

勤
、
活
到
老
學
到
老
的
學
者
，
這
是
他
給
我
留
下
的
深
刻
印
象
。

他
就
是
旅
美
史
學
家
唐
德
剛
教
授
。
不
久
前
他
駕
鶴
西
去
，
享
年
八
十
九
，
知
道

他
的
人
無
不
感
到
這
一
史
學
界
的
重
大
損
失
。
他
是
在
哥
大
修
得
歷
史
學
博
士
學
位
，

也
曾
在
東
亞
圖
書
館
中
文
部
任
職
，
後
來
一
直
在
紐
約
市
立
學
院

任
教
，
業
餘
則
勤
於
寫
作
、
翻
譯
和
編
輯
，
從
中
美
外
交
史
到
梅

蘭
芳
傳
稿
，
從
胡
適
、
張
學
良
、
李
宗
仁
和
顧
維
鈞
洋
洋
萬
言
的

口
述
回
憶
錄
到
五
大
卷
巨
著
《
晚
清
七
十
年
》
，
從
把
胡
適
寫
活

了
的
《
胡
適
雜
憶
》
到
自
傳
體
長
篇
小
說
《
戰
爭
與
愛
情
》
，
還

有
研
究
《
紅
樓
夢
》
的
專
著
及
多
種
散
文
集
，
真
可
謂
卷
帙
浩
繁

，
著
作
等
身
。

月
前
紐
約
海
外
華
人
作
家
筆
會
舉
行
了
唐
德
剛
追
思
會
，
悼

念
這
位
令
人
尊
敬
的
文
人
才
子
。
與
會
者
回
憶
他
的
生
平
，
欽
佩

他
的
人
品
，
欣
賞
他
的
文
采
，
為
在
二
十
世
紀
下
半
葉
的
美
國
能

出
現
這
樣
一
位
傑
出
的
華
裔
歷
史
學
家
而
感
到
欣
慰
。

我
尤
其
同
意
與
會
者
對
唐
德
剛
的
如
許

評
論
，
即
儘
管
他
身
在
美
國
，
在
美
國
大
學

教
書
，
但
他
始
終
心
繫
故
國
，
把
教
學
之
外

的
精
力
主
要
集
中
於
研
究
中
國
近
代
史
，
為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的
重
要
人
物
立
傳
，
從
而
總

結
有
益
於
中
國
社
會
今
後
發
展
的
歷
史
經
驗

和
教
訓
。
除
了
寫
作
，
他
還
熱
衷
於
組
織
文
藝
社
團
，
創
辦
雜
誌

，
提
攜
後
進
，
也
關
心
時
事
，
參
與
政
治
活
動
，
他
所
發
起
的
要

求
日
本
政
府
償
付
戰
爭
賠
款
的
活
動
在
海
內
外
產
生
了
重
大
影
響

。
他
逝
世
前
不
久
，
將
自
己
的
豐
富
藏
書
悉
數
捐
贈
給
他
家
鄉
的

安
徽
大
學
。

有
人
把
唐
德
剛
和
另
外
一
些
華
裔
學
者
作
了
對
比
。
有
的
學

者
滿
足
於
終
身
教
授
之
職
，
隱
身
於
校
園
，
鑽
在
象
牙
塔
內
，
鄙

視
中
國
文
化
，
漠
視
故
國
現
狀
，
埋
頭
於
純
學
術
英
語
寫
作
，
顧

盼
自
雄
，
自
鳴
得
意
。
唐
德
剛
則
不
然
。
他
說
過
，
如
今
博
士
和

教
授
﹁多
如
牛
毛
﹂
，
他
自
己
本
就
無
意
於
﹁洋
科
舉
﹂
和
﹁洋

功
名
﹂
，
可
見
他
並
不
過
於
看
重
學
位
和
頭
銜
。
他
更
希
望
自
己

是
一
個
公
共
知
識
分
子
，
在
研
究
和
教
授
歷
史
之
餘
，
還
關
注
當
今
中
國
和
美
國
的
政

治
問
題
，
觀
察
當
今
的
社
會
現
象
和
人
民
生
活
，
並
敢
於
發
表
自
己
的
觀
感
和
政
見
，

希
望
自
己
的
言
論
能
有
益
於
社
會
的
公
正
和
時
代
的
進
步
。

唐
德
剛
是
個
謙
謙
君
子
，
曾
自
稱
是
﹁驚
濤
駭
浪
時
代
﹂
裡
的
一
名
﹁隨
俗
浮
沉

﹂
的
﹁懦
夫
﹂
。
在
我
看
來
，
他
不
是
。
他
是
二
十
世
紀
翻
天
覆
地
時
代
裡
的
一
名
自

強
不
息
、
勇
於
奮
鬥
的
強
者
，
終
於
在
中
國
史
學
史
上
留
下
了
不
可
泯
滅
的
印
跡
。

連續看了幾期宣傳
防止上當受騙的電視節
目，開了不少眼界，再
仔細想一想，真獲益匪
淺。

騙子行騙的第一步
往往先要博得你的好感，讓你相信他，他會
在和你的互動裡，一步步地使你和他 「共情
」。有個騙子集團，他們把目標鎖定為打工
回家的獨行女性。他們在火車站物色上鈎的
對象，一個騙子也扮成回鄉的打工者，然後
用鄉音和她套近乎，從而和她結伴回家。途
中，發生情況，他又充當 「見義勇為」者，
為女伴出 「好主意」，結果當然是他的同夥
趁機得逞。還有一個騙子，躥到一位空巢老
人的家裡，謊稱自己的父親是老人的戰友，
還掏出五百元錢作為見面禮，最後，他套出
了老人的存摺和密碼。那千里之外和你 「談
戀愛」的騙子一般是放長線釣大魚。有個傢
伙和一位女青年談得情投意合，他向她介紹
了自己的 「家底」。一段時間後，他變得消
沉起來。她關心他，他才吞吞吐吐告之母親
得了重病。上當的女青年前後花了八萬多元
作為 「感情投資」。

騙局要成功，總要形成一種局面，造成
一個狹窄的信息通道，騙子扮演成信息的提
供者，誘使受害人糊里糊塗地接受他提供的
信息。

有一位女教授被騙走兩百多萬的大致經
過是：她接到電話，說她欠話費三千元，她
不解，對方告之可以撥某某電話查詢，她按
此辦理，又得到指點，拐了好幾個彎，得到
多位 「好心人」幫助，最後到了一個銀行系

統的 「安全部門」，對方要她把錢轉到一個 「安全」的賬號上
，前後不到半小時，她便拱手將自己一生的積蓄送給了騙子。
其實，過程中只要中斷一次誤判，或將電話打給真正的有關部
門，她就不會上當。

在正常情況下，人的理智判斷常能幫助自己不上當。騙子
的伎倆就是製造一種場景，使你處於一種緊張的應激狀態，此
時，你會變得很麻木。有一位上海男士通過婚介和一位 「東莞
女商人」開始交往。幾個月後，女方說要去哈爾濱辦事然後繞
道上海來和他相會，並答應送幾樣從香港帶回的文物給他。他
等候之時接到電話，女方說銀行卡在哈爾濱機場遺失了，要他
匯兩千元給購票處的賬號上，他照辦了。不久，又接到電話，
說所攜文物被扣留，要他再匯兩萬元給某個賬號。他警覺起來
，打電話去有關部門查詢，才把個騙局徹底戳穿。詐騙的情況
則更惡劣，騙子先耍個花招讓上學的小孩手機關機，然後告訴
家長孩子已被綁架，喝令家長匯款到某某賬號，情急中的家長
也有上當的。

騙局要得逞，受害人或有貪利之欲，或有情感之需，或有
避害之心。騙子設計的圈套有一個共同特點──利用信息的不
對稱性以售其奸。所以，專家告誡世人，一旦你察覺到自己進
了個信息的迷宮，那可要小心，這時，你應當盡量向信息透明
的地方 「逃逸」。專家還提醒人們，不存在什麼防止上當受騙
的絕對有效的辦法。

受騙上當，會使人沮喪、懊惱，但如果你因此把世界看成
一片灰暗，那就有些偏頗了。我們還是學學馬克思的態度吧。
有一次，他女兒向他提出了一連串問題，其中有一個是 「你認
為什麼是可以容忍的缺點」，他的回答是 「輕信」。這位先哲
無非認為，天真是人最可寶貴的品質。如果人人失去了天真，
個個都成了料事如神的 「精明人」，人生也就丟掉了一切樂趣
的根。

「這年頭，沒個圍脖
，還真不好意思跟人打招
呼」，這是新浪微博首頁
帶着調侃意味的宣傳語。
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新浪網開始了微博產品
測試。短短三個月，新浪

微博已經吸引了包括明星大腕、企業機構在
內的眾多用戶體驗使用。 「今天，你織圍脖
了嗎？」更是成為時下網路流行語。

微博，顧名思義就是微型博客，長度在
一百四十字以內，用戶可以通過電腦網路、
手機短信或者手機上網更新內容或查看頁面
。無需標題，無需文章構思，無需複雜的發
布程式，瞬間的靈感和想表達的語言都可被
便捷地發布到微博上。

和新浪博客當初推出名人博客的路線如
出一轍，名人效應迅速帶熱了新浪微博。名
人開微博吸引了大量 「粉絲」的關注。

不知道 「微博」說明你out了，成為時
下的一句流行語。大學生、白領圈也開始流
行寫 「微博」記錄心情， 「微博」成為一種
新型的人際溝通方式。 「其實這不算是寫作
，更像是與網友分享感受的一個平台。」白
領小章覺得，微博更像一種瑣碎雜事或者心
情的絮叨，在現代生活裡，由於工作節奏加
快，社會資訊爆炸性增長，客觀上導致人際
交往的表層化、快捷化，因此，越來越多的
人需要有機會表達情緒，分享感受。比起博
客的高門檻，微博發布方式便捷，對語言組
織也沒有要求。

的確，微博本身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名
人可以佔位建立自己的個人資訊平台，發布
自己的動態，既滿足了 「粉絲」對自己的關
注，又是宣傳推廣自己的好途徑。普通用戶
則可以建立個人資訊平台，記錄自己的生活
，贏得朋友的關注，關注自己感興趣的朋友
，並隨時隨地獲取關注的資訊。

「微博」的出現還填補了移動互聯網訪
問量長期偏低的情況，短信、彩信、WAP……你可以隨心
所欲隨時隨地的去閱讀 「微博」，去發 「微博」。它與手機
的無縫結合，使得移動互聯網的訪問量大幅度攀升，狂熱的
微博迷甚至打出 「微博＋手機，一切皆有可能」的旗號。

「劉翔出來了，看上去更帥了，他賽前熱身的表情好輕
鬆。」全運會期間，網友用手機在微博上做着 「現場直播」
，文字圖片一應俱全，數百名 「博友」熱情關注着賽事分分
秒秒的進展。

「那次，我在路上發現一對學校的地下戀人，馬上偷偷
拍了照片放到微博上，同學們看見了，那叫一個震驚啊，呵
呵。」在校大學生小方最近迷上了 「微博」，比起傳統的短
信，它的傳播效率更高。

但 「微博」熱也引來了一些人的擔憂。 「眼下微博正越
來越普遍，可是知名度高點的微博網站，放眼看去都是些用
明星、名人的私人生活來吸引人眼球，有時候還會病毒氾濫
，感覺有點庸俗了。」資深 「博友」小沈說，她覺得最重要
的是保持這個空間的純淨，不要為 「圖謀不軌」者利用。

作為年輕人中的新奇事物， 「微博」存在着瑕疵是種必
然。不過，學者也忠告說：大學生們喜歡借微博傳播同學間
的 「緋聞」，如果無傷大雅倒也無妨，但如果無意中侵犯了
別人的隱私，問題就嚴重了，希望年輕人能夠意識到這點，
在發 「微博」時也要注意底線。

羅
西
（
一
九
○
八
至
二
○
○
○
）
，
也
即
是
建
國
後
寫
《
一

代
風
流
》
五
部
曲
而
聲
名
大
噪
的
歐
陽
山
，
原
名
楊
鳳
歧
，
湖
北

荊
州
人
。
他
一
九
二
四
年
已
開
始
創
作
，
用
筆
名
羅
西
寫
過
不
少

小
說
，
有
《
蓮
蓉
月
》
、
《
玫
瑰
殘
了
》
、
《
愛
之
奔
流
》
、

《
竹
尺
和
鐵
錘
》
…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這
本
《
人
生
底
路
及
其
他
》
（
上
海
正
午

書
局
，
一
九
三
一
）
是
珍
貴
的
精
裝
編
號
本
，
初
版
只
印
了
一
千

冊
，
我
的
這
冊
是
第
六
二
八
號
，
出
版
至
今
已
七
十
多
年
，
保
存
得
相
當
不
錯
，
十
分

難
得
。
那
年
代
的
精
裝
本
已
相
當
罕
見
，
具
編
號
的
就
更
似
鳳
毛
麟
角
了
。

這
是
本
三
十
二
開
，
僅
六
萬
多
字
的
短
篇
小
說
集
，
內
含
《
中
秋
節
》
、
《
再
會

吧
黑
貓
》
、
《
人
生
底
路
》
…
…
等
六
個
短
篇
，
最
難
得
的
是
內
頁
還
表
列
出
當
時
羅

西
的
作
品
目
錄
，
原
來
當
時
他
已
出
版
了
長
篇
七
種
，
短
篇
小
說
集
四
種
和
散
文
詩
歌

兩
種
，
這
對
研
究
者
來
說
，
是
份
非
常
珍
貴
的
資
料
。

作
為
書
名
的
《
人
生
底
路
》
，
寫
師
範
學
校
教
師
劉
尚
操
的
故
事
，
他
眼
見
社
會

的
黑
暗
，
教
育
事
業
的
腐
化
，
卻
無
力
改
變
，
結
果
鬱
鬱
而
終
，
希
望
把
改
變
社
會
的

責
任
交
到
精
明
能
幹
的
女
兒
手
裡
，
讓
她
接
棒
，
期
待
終
有
一
日
…
…
歐
陽
山
曾
就
讀

於
師
範
學
校
，
對
箇
中
情
況
至
為
了
解
，
那
條
崎
嶇
的
﹁人
生
底
路
﹂
，
不
單
是
劉
尚

操
走
的
路
，
同
時
也
是
歐
陽
山
盼
望
着
去
改
變
的
大
道
。

南京雖然地處長江以南，可在
我們小時候，冬天裡也是非常的寒
冷，時常還會下大雪，漫長的寒冬
，給老百姓生活帶來無盡的煩惱。
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卻沒有被難
住，他們想出各種行之有效法子巧

妙應對，安然度過艱難的冬天，江南人家常見的一種
茶壺包，就是民間林林總總的保暖用品之一。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居住在古城南京城南的一條
小巷裡，鄰居李奶奶是個孤寡老人，她一生吃苦耐勞
，以給人幫工、涮馬桶為生，雖如此，她的簡陋小屋
，卻始終收拾得一塵不染。不知為的什麼，常會有人
來到她的家中聚會，見李奶奶總是忙前忙後，為客人

沏茶，遞煙，大家也是低聲交談着什麼，始終瀰漫着
一種頗為神秘的氣氛。直至我懂事以後，母親才悄悄
告訴我，他們那是在進行 「標會」，一種舊時的民間
借貸活動。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每每冬季來臨的時候，
李奶奶總要早早地給她家的那一把碩大的茶壺穿上
「冬裝」，用潔淨的茶壺包給呵護起來。茶壺包要略

大於茶壺的外型尺寸，係用棉花、棉布製成的，結合
部還縫上扣子，僅僅將茶壺的嘴兒和把兒暴露在外面
，以方便使用。一旦從老虎灶沖開水回來以後，李奶
奶總是趕緊用這茶壺包，將那茶壺緊緊地焐住，以保
持茶壺內水的溫度。那一刻，每當喝着她所沏的洋溢
着清香的熱茶，我的心裡總是充滿着難以言狀溫馨。

因為經常洗滌，在我的記憶裡，李奶奶的茶壺包，始
終是非常潔淨的。

如今，慈祥的老人早已經離開了我們，讓人眷念
的小屋也不復存在。隨着社會的進步，如今，各種各
樣的冬令保溫製品是應有盡有，茶壺包早已退出了歷
史舞台。然而，一則膾炙人口的歇後語，卻讓我始終
無法將它淡忘。

這則歇後語，幽默、風趣，巧妙地應用了茶壺包
的特性、用途，機敏地發揮了諧音作用，可謂膾炙人
口。譏諷那些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願意幹的人的行
為時，人們就會這樣說：這人好比是茶壺包掉進了茅
廁缸──聞（文）是不能聞（文），焐（武）又不能
焐（武）。

最近，南京首屆湯山溫泉文化旅
遊節隆重開幕。與此同時，世界溫泉
城市論壇也在南京舉行。來自德國、
新西蘭、法國、瑞士、日本、韓國等
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世界溫泉城、鎮
的代表，以及十多家國內外著名溫泉

協會的代表，齊聚南京湯山，成立了世界溫泉城市聯盟
。消息一經發布，在全國引起了反響，南京湯山國際溫
泉城成了南京的又一張金質名片，一個重要的涉外窗口
。趁着這股東風，單位專門組織了一部分老作家，先行
到湯山國際溫泉城作一番巡察，參觀、遊覽、沐浴、小
憩。

湯山位於南京東郊，出中山門約行二十五公里，汽
車不用半小時就可到達，非常方便。我們一行人下得車
來，就在群山層巒環抱之中。湯山風景區景色優美。
《南湯山志》裡即有描述： 「茲湯山者，承茅嶽之祖脈
，崛鐘阜之旁支，岡巒起伏，溪壑委蛇。」真是山如翠
屏，湖似明鏡，山青水秀，流泉氤氳。這裡泉眼群集，
終年泉水汩汩，熱氣騰騰。湯山溫泉古已有名。一千五
百年前南北朝時代，宋武帝劉裕第五子江夏王劉義恭遊
覽至此，見 「山有溫泉四季如湯」，寫下《湯泉銘》，
即稱此山為湯山。南朝蕭太后在這裡治好了纏身多年的
皮膚病，龍心大悅，不僅將湯山溫泉封為 「聖湯」，而
且還專門在山上建了一座 「湯王廟」。另傳，唐德宗貞
元年間，浙江觀察使韓滉的女兒 「有惡疾，浴於湯泉，
應時而愈」。為表感謝，他也修建了一座聖湯延祥寺。

湯山原只是一個古老集鎮，民國時期南京至杭州的
京杭國道（公路）穿鎮而過，人口漸漸多起來。改革開
放以後，這裡發展得極快，我們走進街道，老街幾無蹤
影，新建的樓盤鱗次櫛比，沿街商家眾多，貨品琳琅滿
目。這裡當然主業還是溫泉，湯山溫泉有六處泉眼，全
鎮大大小小約有十多家頗具規模的沐浴、水療和健身溫
泉設施。有國營的，民營的；有野外的，室內的；有高
檔的，低檔的，一條街巷裡就有四、五家洗浴中心。我
們轉了一圈，古鎮已完全出新，幾個過去到過湯山的人
，也已全然陌生，幾乎都無法憑記憶找回原有的感覺。
湯山流動人口已達二十萬，建設中的湯山國際溫泉城總
面積將有五十一點六平方公里，以溫泉業帶動各行各業
，現在已是一個熱氣騰騰繁華的現代型城鎮。

聽湯山街道幹部介紹，專家考證溫泉成因：大約二
億年前，湯山地區形成了很多成層的沉積岩。由於地殼
變動，這些成層的岩石向上拱起形成一種好像饅頭狀的
地質構造，地質學上稱之為穹形背斜。到了距今一點五
億年的晚侏羅紀初期到七千萬年前的晚白堊世末期，地
殼又發生了幾次劇烈的變動，湯山這個穹形背斜被斷裂
切割得支離破碎，由於地熱的影響，溫泉水就從地底下
二千米處斷層線交叉的裂隙間潺潺流出。也就是說，已
經流了幾千年，神奇的更是 「四季如湯」，水溫常年保
持在五十五至六十度。水質潔淨透明，富含鈣、鎂、鉀
等三十多種礦物質和十多種微量元素，具有強身健體、
提高人體免疫能力、對皮膚、關節等有明顯療效。南京
人有幸，閒暇時來此洗一個溫泉浴，通體滑爽，全身輕

鬆。這是大自然對南京的豐厚饋贈。泉眼附近還可以看
到許多結晶較好的天然礦物。其中有白、淺黃、灰白等
色的菱形體方解石，和淺黃、淺綠、淡紫的立方體或八
面體熒石。這兩種礦物都是溫泉水帶到地面的沉澱物，
美麗多姿，俗稱 「泉華」，是大自然生命的凝結，能勾
起人們奇幻的神思。

歷代達官顯宦、文人雅士來此遊覽沐浴者眾多，留
下了許多動人的詩篇。清代著名詩人、做過江寧縣令的
袁枚在《浴湯山五絕句》中云： 「方池有水是誰燒？暖
氣騰騰類湧潮」， 「天生此水溫存性，只恐妻孥轉不如
」。他對湯山溫泉情有獨鍾，甚至將其亡故親妹的墓址
選在風光旖旎的湯山。

今天的洗浴條件已非比往昔，一些浴池規模之大，
設備之考究，條件之優裕，即令當年的總統溫泉別墅也
相形見絀。我們落腳的湯山頤尚溫泉度假村，就是其中
之一。頤尚除建有大型室內溫泉外，還建有五十多個露
天溫泉池，和三十間高檔雅致散落於山腳林間的特色湯
屋。在養生湯區，有將中醫與溫泉理療融為一體的中草
藥特色池。在花之戀區，有玫瑰、薔薇、勿忘我、菊花
、茉莉等池，水溫不一，溫馨宜人。在土耳其浴區，有
瀑布池和瀑布溫差池，從假山上流瀉下一陣溫泉瀑布，
瘋狂的敲打你全身，感覺真的很像穴位的按摩，非常舒
適。在魚療溫泉區，與很多小魚親密接觸，任牠們在你
身邊游來游去啄你，有點疼還有點癢，麻酥酥的，係另
一種形式的按摩。

置身溫泉中浸泡，頓感心曠神怡，這是一種無可比
擬的享受，彷彿進入了別一種人生境界，塵埃不能附，
邪慾不能染，一切俗念拋開，全身心皈依神工造化的大
自然。難怪當地有一首民謠唱道： 「要想長壽有法寶，
活到九十不顯老，眼不花，牙不掉，既能走，又能跑，
若問這靈丹何處找，湯山溫泉一把澡。」

湯山溫泉獨特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融為一體，構
成了六朝古都、南京東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讓人難以
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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